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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莫过于
过年前后的一段时间。超市门口
热闹非凡。

我拿着父亲做的稻草把子，上
面插满了红红的糖葫芦。我站在
超市门口，偶尔叫卖两声“卖糖葫
芦啦”，心里不免有点胆怯。马路
上各种喇叭声、叫卖声，市井的烟
火气就是那么自然。

第一单是个扎着马尾的小姑
娘。她举着糖葫芦让我帮忙拍照：

“要拍到后面灯笼哈！”五块钱到账
的叮咚声真悦耳，比我爸微信转账
的声音好听十倍。

天快黑时来了个小女孩，手里
攥着几个钢镚儿来回数，羽绒服袖
子都磨起球了。“姐姐，我只有一块
五，可以买一串糖葫芦吗？”我看着
她，马上想起自己小时候那些因钱
不够而不得不放弃的东西。于是
我抽了一串小的糖葫芦递过去。
她眼里先闪过一丝不可置信，继而
瞬间就充盈着喜悦的光。走时，她
回头对我说：“我要带回去和妹妹
一起吃，谢谢你，姐姐。”看着她欢

快的背影，我的心里也被快
乐塞得满满的。

接 下 来 ，
一位穿

着比较时尚的阿姨过来问味道如
何。“酸酸甜甜，肯定好吃的。”“那
我也要尝尝，很多年没有吃这玩意
啦。”她毫不犹豫买了一串，笑呵呵
地拿着糖葫芦走了。

来了一对情侣。姑娘想买，男
生嫌脏：“都是灰。”我默默地把糖
葫芦往怀里收了收。他们走出去
二十米，男生又跑回来买了两串，

“她生气了。”我笑了笑，想着这大
概就是独属于年轻人的甜蜜纠结
和妥协吧。

都晚上八点多了，我手里还
有几串没有卖完。我举着糖葫芦
把子，准备去炒货店买点年货回
家备着。老板是一位东北汉子，
热情地接过我的糖葫芦把子，问：

“生意如何，卖了几串？”我一边挑
选年货一边说卖了八串。最后我
买单的时候，老板说给他也拿一
串，拿回去给儿子吃。我拿出糖
葫芦给老板，顺便夸了这宠孩子
的父亲真可爱。

我举着糖葫芦把子走在回家
的路上，还剩下多少串没卖完已经
不重要了。我站一个下午能遇见
这么多有意思的人，他们过着平凡
的日子，但每一个日子无一不是他
们精心熬制的糖浆，包括我。

许老今年七十多岁了，瘦精精的，个头也不高。
尤其是那张油黑的脸盘，看上去俨然是一个成天在
田野里玩泥巴坨的农民。

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老中医。
从年轻时候起，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有空

闲，他就扛起药锄，背起竹篓，到大山里去转悠，寻找
他需要的中草药。尤其是那些至今未进入药典，但
在民间以及苗医等少数民族医务工作者那儿，早已
广泛应用的稀有药材。

由于他用药思路广，治病时总比别人技高一
筹。所以，早在四十多岁时，他就成了中医科的领军
人物。

不但如此，许老对病人也特别关爱。凡是经他
治疗过的危重病人出了院，不管患者家在城市或农
村，他都会上门走访一次，为其排忧解难。所以，他
的口碑特别好。

像这样的好医生，领导器重他，同事们尊敬他，
病友们则把他当作救命恩人。

许老在六十岁那年，曾打算按时退休。闲空时
也不再上山采药，而是清清东西，分别找徒弟们谈谈
心，要他们别辜负了单位的培养和人民群众的殷切
期望。

可是，上上下下哪个舍得他走呢？经劝导，许老
终于同意返聘，留下来继续工作。

然而，一晃十年又过去了。许老觉得，可以回去
休息了。

当他吃完院领导和科里同事们为他举办的七十
寿宴后，离开的脚步却感到有点沉。快要走到离大
门口三十米远处的那片桂花林时，他猛然回首，却看
到院领导和中医科二十几名同事，仍站在那儿目送
着他，有几个人，好像还在那儿抹眼泪。

他快步冲进树林，哭了起来。
家庭是幸福的港湾，可许老回家后却有点不太

习惯。一到七点半，他就往外走，好像还在上班似
的。

半个月后，他觉得自己瘦精精的身材更瘦了。
怎么办？老这样下去可能不行。于是他决定带上所
有证件，跑一趟卫生局，开一个小诊所继续悬壶济
世。

消息一传开，上门求医的人就络绎不绝。当然，
其中大多数人，都是许老以前的老病友。

老病友中有不少人，都知道许老无论治什么病，
都有绝招，就连“吃什么补什么”的传统药餐理论，许
老也用到了极致。比如，胃不好吃猪肚子，心脏有问
题吃猪心，肺不好吃猪肺，腰不好吃猪腰子，腿脚不
好吃猪脚，等等。当然，除了猪身上的这些东西外，
还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配上六七味中药，一起
煎炖，效果十分灵验。

有一天，有一个老病友向许老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人到了六七十岁，牙齿开始松动，牙龈也老爱
发炎，用什么东西做成药餐，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呢？

许老告诉他：“很简单，只要用狗脑壳做药餐就
行了。”

提问者似乎恍然大悟，他说：“有道理。你看，那
狗牙齿多厉害呀，无论是生骨头还是熟骨头，它咬来
就吃。”

这时，人群里有一个人和他开起玩笑来：“对呀，
你吃了狗脑壳药餐，就可以和儿孙们抢骨头啰！”

小诊所里顿时响起了一片笑声。

这个冬天没有雪。在温婉的南
方，冬日的雪仿若稀客，鲜少露面。
可它却宛如一颗晶莹的琥珀，被我
小心翼翼地珍藏于记忆的宝匣深
处。

回溯童年时光，我扎根于北方
那片银白世界。每至寒冬，雪便如
同赴一场盛大的约会，纷纷扬扬，漫
天飞舞，一下便是好些时日，似要将
整个天地都温柔包裹。

那时，打雪仗是一场热血的“战
斗”，雪球裹挟着童真呼啸而过；堆
雪人则是创意的比拼，胡萝卜、煤球
在雪的怀抱里有了新生命；还有河
面那天然的溜冰场，冰刀划过，留下
串串笑语。雪，司空见惯，我肆意地
在它的怀抱里撒欢，并未察觉这份
馈赠的珍稀。

后来，南迁的脚步让我与雪渐
疏渐远。南方的冬，大多是干冷的
风在街巷间游走，雪成了可遇不可
求的梦幻。偶尔飘落，也是轻描淡
写，落地即融，像是怕惊扰了这片温
柔之乡。积雪难寻，冰凌更是罕
见。于是，每至岁末，心底便悄然涌
起对雪的期盼，仿若在等一位久未
谋面的挚友。

犹记2008年那场雪。它一改往

日的娇羞，汹涌而来，似要把积攒多
年的力量一朝释放。雪花洋洋洒
洒，缠绵数日，随之而来的冰冻，却
让南方这片柔暖之地乱了阵脚。也
正是这多舛之年，我在风雪中蹒跚，
冒雪奔赴省城开会。车窗外是
混沌的白，车轮在冰面打滑，骤
然而至的撞击让我的世界天旋
地转。醒来，头骨开裂的剧痛如
针穿刺，左臂粉碎性骨折处似有
火灼烧。手术台上，麻药的效力
如薄纱般被疼痛轻易
撕破，电钻与骨头的摩
挲声，尖锐、刺耳，似要
把灵魂都钻出躯壳。
未及出院，职场暗流涌
动，谗言如冰刀，将我拽入人生
谷底。

我曾痴恋雪的纯净无瑕，可它
却在那年，给我最深的创痛。但当
雪花轻盈落于掌心，凉意丝丝入扣，
我满心怜惜，想以掌心温热护它周
全，又恐暖了它，融了这份晶莹。

雪终有宿命，化为涓涓细流，润
大地、沃春泥，悄无声息地为春之华
章铺就底色。我懂了，苦难如风雪，
终会退场，而希望，恰似春芽，破冰
而生。

寒冷时，我们喜欢靠近温暖的
事，喜欢看小餐馆缓缓升起的蒸汽，
好似一位白衣舞者在空中翩翩起舞；
喜欢在手里捧一杯花茶，感受暖暖的
温度从掌心蔓延到指尖；喜欢与家人
吃顿热气腾腾的火锅，聊聊现在也聊
聊以前。

你说，想离开这个让你觉得窒息
的小厂，去大城市见见世面。

你说，要去看一场齐秦的演唱
会，带上抽屉里那盒已经发黄了的磁
带。

你说，想学着金庸的样子写本小
说，二十多岁的年纪怎么感觉经历了
这么多。

你说，打算一个人去趟北京，没
准儿能遇见穿越而来的古人，感受那
浓烈的历史气息。

你说，要去学校后面的米粉店，
吃上几口四川口味的麻辣粉吃上几口四川口味的麻辣粉，，那又何那又何
尝不是尝不是青春的滋味。

你说，考个注册会计师，毕竟人
是需要有梦想的。

你说，带上孩子一起去旅游吧，
把生活调成简易模式，去山水之间，
拥抱旷野里的风。

你不必每一条微信都回复，不必
在会议上不停假装记录，不必为挤进
一个圈子假装合群，不必用三千元的
工资背负上百万的房贷。怕失败、怕
改变、怕变脸、怕“毛线”！当成功被

“成功”定义为“成功”，亲爱的你不必
如此。你只需活得真实，活得像自己
就好。从此以后，往后余生，还有什
么想到就去做吧，再不疯狂就老了。

其实任何人，在经历任何事情
时，都不会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一生中
最幸福的时刻。在我们感觉人生像
电影情节徐徐递进时，我们才能感知
和确认那个我们觉得最幸福的时
刻。过去的 49年光阴谁说不是幸福
的呢。你主动看的那本书，主动搜的
那首歌，主动踮着脚去看的那幅画、
那道朝霞，形成了现在的自己。实现
的或是未曾实现的理想，这些不都是
幸福时刻的见证吗？这些过往会让
你更忠诚地保存来自幸福时刻的触
觉和视觉记忆。

长大成人的根本，不是妥协，而
是智慧与平衡：既接纳人生不可避免
的艰难，又不放弃把它变得更好的努
力。也就是说，既要直面永远得不到
你想要的世界的事实，但又绝不放弃
心中想要的世界。突然之间，挺怀念
曾经的自己，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一
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希望”是个好东
西，也许是世间最好的东西，好东西
永远不会消逝的。外面的世界偶感
风寒，心里的热爱仍像团火焰。

春风
彭伟平

吹开我的胸襟
小草的理想
花的热情
鸟儿的豪迈
令我青春焕发

与花儿对视
生活阳光明媚
世界笑容满面
大地的回声
都是春天的节拍

回归草木
付 炼

无口舌之争
把聒噪归还给蝉
让枝头的鹊鸟代言

与阳光热恋
对星空私语
听清风捎来情话
让雨露一遍遍洗涤灵魂

紧紧依靠土地 这无私的母亲
捧出花朵给春天
果实给秋天
至于夏天就交给绿叶

冬天 就回归赤裸裸的本身
期待几场白雪
再静候嫩叶或春雷
喊出崭新的希望

坝上行
彭郁青

有一只手，和云彩相握
我要寻找的村庄
原来是用黄金包裹的

站在河的对岸
看涟水直奔湘江
感觉一直在洗染我的皮肤
留一双黑眼睛

炊烟之下，父亲飘来酒香
在陶醉中读山
我分明听见
母亲，在轻唤我的乳名

卖糖葫芦
雯 雅

肖芙蓉

这个冬天没有雪
宾立恒

老中医
杨永安

生 机
小
小
说


